《藏傳佛教辯經學制及對修行的意義》
見悲青増格西
(2021/12/4，玄奘大學藏傳佛教研究中心舉辦之藏傳佛教辯經學制華語示範暨研討會)
        我今天主要講的有兩個主題，第一：辯經的學制，第二：它對修行的意義。另外，附帶講今日辯經的緣起，以及一般辯經者需具備的條件。
 
一、辯經的學制
        西藏各宗各派都有許多量論方面的著作， 各派也都有在學習辯經，但是談到學制，要講的清楚又完整那是不容易的。即使只是要弄清楚我自己寺院的學制，那也要花許多時間。我們的寺院目前就有兩個分院（以前曾經有五個），色拉傑與色拉麥。兩個分院各有各的學制，不僅這樣，各分院還有二十多個康村，也都有各自的學制。各家寫的都非常詳細，一年三百六十五天，每一天的作息都有。因為太過重視，也特別講究，因此規定，這些學制都要口耳相傳，不落文字。因為很繁細，能熟記學院學制的人過去就不太多，到了現代，大家就更沒有興趣，也沒有那個耐心，不太喜歡記這些了，因此現在就只能把傳承了幾百年的事寫成文字，印刷成書。
       寺院的學制，目前雖然已經有了文字記載，但依然遵守自古以來的做法，每一年都有固定的日子，聚集所有僧眾，讓一些長老口述，康村也是一樣。長老們把日月星星，附近的各個山頭當成時鐘，毫不含糊的談月亮或星星照在哪裡，高度是多少時，就要開始吹法螺。（寺院吹法螺，分院只可敲鑼不能吹法螺，康村只允許打木板，各種敲打法與其代表的意義也都不一樣。）與此同時，院長要如何，糾察師要如何，一般僧眾又要如何等等，院長及糾察師管理大眾，也有專人專門的制度管他兩人。如果寺方有任何活動，那麼分院跟康村就不可以在這段期間有什麼安排；如果分院有活動，期間康村也不可以有別的安排。又，我們寺院每一年有八次的辯經法會，其中四次是整月，另外有四次十幾天到二十幾天的。以某一個辯經法會為例，它開始的第一天要做些什麼，什麼時候結束，結束的最後一天又要做一些什麼，中間又要做什麼等等都有詳細的安排，而且幾百年來都沒有任何變化，直到五九年來到印度後才稍微有一些變化。來到印度之後，實際運作雖然有一些變化，但在講學制時還是會把幾百年來的學制原汁原味分毫不差的講一遍，即便我們已經在印度超過五十年了，有些做法已經有了較大的轉變，但是講學制時依然會說星星照在（西藏）色拉寺的某一個稱為什麼的山頭的什麼地方時要如何如何等等。把當下的改變當作是一種不得已的變通而已，不是正規的做法。今天，我們除了找一些相關的題材來講講，沒有辦法講這些既複雜又繁多的東西。學制這種東西，是實際操作時必不可少，但是演講時，似乎沒有辦法多講什麼。
        我們雖然沒有辦法一下子就知道辯經時的各種組合、年限等制度。但是重要的一點就是：以我們寺院為列，除了極少數的休假日外，天天都在辯經。進入寺院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學習辯經，學科方面，剛開始至少要學習三年的攝類學，也就是基礎因明學或者基礎辯經，三、四年以後，每一年都有兩個月左右要學習量論，其他的時間就要學習般若、中觀等論。即便在學習量論的兩個月之外的其他時間，學習的工具依然是辯經而已，辯經是我們學習各大論典的唯一工具。說它是唯一的工具，應該沒有什麼問題，無論顯密都要套上辯經的公式。藏傳許許多多小寺院的情況各有不同，沒有辦法一概而論，但是在具一定規模的寺院裡，基本上都有辯經，重視辯經。
二、辯經對學習以及修行的意義
        薩迦班智達說：「如是能所立，誰知正理論，智者能圓滿，住持佛教法」。薩班是說要了解能立及能破正理，才能住持及弘揚佛法。這句話意義非凡，針對一個精通理路的智者來說，不具有正理的任何所思所想，所說所寫，都是胡思亂想、胡言亂語，這樣怎麼還能正確的住持及弘揚佛法呢？此外，從我們寺院的一些案例，也可以一定程度的說明西藏人對辯經的重視程度。在我們寺院，若說某一個人懂不懂佛法、有沒有學會佛法，完完全全指的就是他有沒有學好辯經。若沒有學好辯經，就會把他當成沒有學會佛法；而沒有學會佛法就相當於不懂佛法，不懂佛法當然也就相當於不懂如何修行。這樣的觀點在三大寺或六大寺都是公開明確、完全沒有任何含糊的。這種觀點在其他西藏出家人當中應該也有一定的普及率，與薩迦班智達的意思也是一致的。
        無論對學習還是修行，定義不清、界限不明、渾渾噩噩，這些都是大的問題。譬如：忠、孝、仁、愛、信、義、和平，一般人對這些內容，說他不懂，當然不是，但若說他懂，他也講不出個所以然。以前我曾經遇過一位師姐，她給我一張卡，上面有二十幾個字，就是忠、孝、仁、愛等等二十幾個字，說這是他們的修行規則，說他們在修這些，我就問她意思，剛開始她完全沒有辦法回答，經過請教別人，就跟我說上面的每一個字都可以解釋其他的每一個字。平常這些字我們似乎都看得懂，也能夠運用自如，但只要稍加追究就會變得模糊起來，本來清楚的會變模糊，如果是本來就模糊的，就更加不用說了。
        如果要直接講辯經對學習以及修行佛法有什麼好處？它對修行的意義到底是什麼？回答這個問題首先要了解什麼是佛法？什麼是佛法的修行？要釐清這個問題首先要分清楚我們現在的人認為的佛法跟經教所談到的佛法，這兩個是有一定差別的。《俱舍論》談到，佛法有教法與證法二類，教法指三藏十二分教，證法指戒定慧三學。因此，所謂的佛法指的就是三藏與三學。西藏的各種解釋中，三藏都是佛所說的，不包含後人的釋論。（三藏指經、律、論，三藏也可以稱為經藏、律藏、論藏。目前漢傳的說法是，三藏中的經藏等同於佛所說的經典，律藏是佛所制定的律儀，論藏是後人對佛經的解釋。這與藏系的說法不同。）如果說學佛學的是三藏三學，學的是鳩摩羅什及玄奘大師等人的所學及所翻譯，那麼正知與正念就非常重要。為什麼這麼說呢？比如戒律，若沒有真正學過四分律或其注釋，可能會認為戒律講的都是一些不殺不盜，身三語四不違犯等，只要不要怎樣就好，但是若真正去學戒，就會知道戒律當中有許多對行住坐臥的了了分明及念念不忘的現觀教導，這些很多人認為在修安那般那或是等各種禪定時才會講求的觀察、專注、了了分明、念念不忘，事實上，在講戒律的時候，也會講很多。我認為，如果讓一個人去學習戒律，但不跟他講課程的題目，他是非常有可能認為他在學經行等禪定的。這也就是為什麼戒是定的根基、是慧的根基的原因。從某一方面來講，戒的修行本身就包含了經行以及靜坐禪修這兩者，修行若達到一定的高量時，他的行住坐臥，所有的動作都可在禪定中發生。總之，正知、正念、觀察力、專注力在修學戒定慧三學的任何階段都是少不了的，並不是只有在修禪定的時候才需要或重要。
        藏人有句話：「無聞之修行，如斷手攀岩。」若沒有對佛法的聞思，就不可能有對它的修行。而辯論能夠加強能力，養成思辯作用。另外，學習佛法要能夠改變自心，所以學習經論不能不經思考、人云亦云，也不能只是背誦，因為這樣摧毀不了自心堅固的煩惱習氣。為了讓佛法在自心生根、成長，為了讓自己真的能夠運用佛法來斬斷煩惱習氣，就必須在串習所學內容時，不斷自己與自己辯論，明晰自心的狀態，確定自己確實說服了自己，對所學內容不再猶疑。在說服自己的過程中，必然存在不足之處，就用與他人的研討辯論來補強、完善。透過這樣反覆打磨的過程，不斷地窮盡深入、思索探究，才能獲得堅固的定解及信心，由此漸次建立正念正知，改變自心。總之，透由辯經可以培養專注力、敏銳的觀察力以及深入問題的洞察力，由此建立堅固的信心以及正念正知。
        另外，經論中講到的所有佛菩薩高地功德幾乎都是由正知正念等內容組成，這些內容達到一定高度的時候就會變成那些功德。有關這方面的內容非常重要，也是我們今天的主題，事實上是應該要大講特講，而且格西們在這方面是能講一些的。只不過也有有口難言的囧境，因為聽者不了解佛經中出現的種種瑜伽、種種現觀，更不知道組成它們的各種心所，以及同樣的法在不同領域、不同階段會變成不同法，會有不一樣的名稱。在不了解這些內容的情況下，是沒有辦法談論多辯經對它們會有多少好處、少辯經會讓他們錯失什麼。因此，我在這篇文章的前前後後講了很多有一定相似度的東西，我們只能講一些我們親眼目睹或經驗到的，或能夠推理論證的事情，由此對不了解的內容有個想像。
        我們現代人，行動之前會在紙本或電腦上前沙盤推演一番，這可說是以在電腦或紙張上紀錄來取代正知正念。一位最好的修行者，他像一個心算者，他用自己的腦、自己的心取代電腦，把佛陀在經論中所說的那些法，在自心中了了分明、念念不忘地加以修證。那麼，要用什麼方法、要培養什麼樣的能力才能夠幫助這些修行？辯經即便不是唯一的，也一定是最好的那個方法。如果要深入經藏、明心見性，辯經其實都是很給力的。這方面的內容非常重要，很值得講，只是一言難盡。
        辯經還有其他好處：辯經是個比較輕鬆快樂的學習方法，因為，它一方面有一點像運動比賽或打遊戲，是種智力競賽。像下圍棋是長時間高度專注，高度消耗腦力、心力。辯經也應該是一種好的經行，因為要集中精神，清晰的了解並記住對方及自己講出去的任何一句話，以及清楚這句話的所有層面。我們看到辯經者在人群中跳來跳去，其實他們的精神是高度集中的，很多時候，他們對周遭發生的事情不會有任何察覺。辯經者需要在精神高度集中、高度緊繃下度過很長的時間，但是，他既沒有在書房久坐看書的各種問題，也不會帶來另外的任何不舒服。它是一種很好玩的學習方式。
       它帶來的另一個非常大的好處就是，辯過的東西比較不會忘記，會記得比較清楚。多數人一輩子都在一直學習，但就是記不住，一兩天前，記得很清楚的事情，幾天之後就模糊了。也有很多人看書的時候就迷迷糊糊，半睡半醒的，這樣即便看書看得時間再久，也沒有辦法記下太多的東西，記得的也不深刻，而辯經可以避免這些問題。因為從某種方面來講他就像下棋。辯經的樂趣順帶地提升了辯者的高度思考所需的專注力。
        以上這些都是辯經的利益，它們既可以在學佛修行的時候發生，也可以在學習其他領域的時候發生，這些好處都是共通的。
        辯經的其他好處還有：例如目前有很多科學家在研究為什麼老喇嘛幾乎沒有得帕金森氏症或老人痴呆症，即便有，為什麼那麼輕微？年紀很大的喇嘛不在少數，但為什麼記憶力還可以那麼好？我雖然不知道我們的學習方式可不可以改變腦細胞，但是除了辯經之外，我很難相信是其他因素。
       以上只是舉了幾個想到的例子，辯經其實還有很多功德。
 
三、會議的緣起及辯經示範
        剛開始的時候，我們董事長提出一個想法，想舉辦一場辯經活動。原先的想法是讓兩位格西用藏語來辯，旁邊找人來翻譯。這種做法我以前看過。它的問題是：用藏語辯，因為大家都已經非常熟練了，所以進行的速度會非常快，短時間就說了一大堆，根本來不及翻譯。因此，就改成用中文辯。這樣的好處是，我們當中沒有任何一個人有用中文辯經的經驗，辯經所用的專業術語平常也用不到。因此我想，雖然從嘴巴裡面出來的字可能又慢又硬，但是因為我們講話的速度比較慢，這對在場的聽眾反而會有好處。總之，討論到最後，就決定內容雖然要取自五部大論，但是辯論人自己要留下時間來解釋所辯的內容，希望這樣可以解決觀眾理解上的問題。
        我自己的想法是，練習辯論的時候，可以用一些台灣人耳熟能詳的題材，這樣一定會事半功倍，觀眾一定能夠聽明白大多數的內容。現在用以下這個例子說明：例如《論語》中有「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以這句話為主題，辯論時不論是依西藏辯經所用的三因相，或是西方人所講的三段論式，二者都會用到三相或三段。我們講話大多離不開在主張什麼，或是在講什麼理由，這樣一來因的三相全部都有了，它就是辯論時主要遵循的邏輯之一。以「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來說，它有三個內容：朋友、自遠方來、快樂。對我來說，我會把它理解成，因為有來自遠方的朋友所以很快樂。如果是這樣的話，那就可以解釋成，從遠方來，就是快樂的理由。把它變成論式的時候，可以寫成：「我為有法，很開心，因為與來自遠方的朋友相會之故」。
        如果今天要辯這個內容，一開始，我會問我的對手，你知不知道「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這句話出自哪裡等問題，最後問他這句話的意思是什麼。如果對手的理解跟我一樣，那麼，他的公式也會如上。這樣一來，「朋友從遠方來」就會是我開心的理由。但是事實上，「從遠方來」沒有辦法變成「我開心」的理由。如果說這個理由成立的話，那麼在機場工作的那些人就應該天天都快樂，他們應該都有許多在機場工作的朋友來來去去，但事實並非如此。當今世上無論你處在任何一個角落，只要兩天就能夠來到身邊。一兩天、兩三天就能夠見到一次，這跟天天能夠見面沒有太大的差別，因此這並不是高興的理由。同樣都住在台北，但是很久才能夠見一見，聚一聚，這才應該是雙方開心的原因，這句話真正講的應該是「好久不見的朋友相見」。雖然如此，但是「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這句話並沒有把好久不見寫出來，因此，我可以問對方：這句話真正的意思是不是見到了好久不見的朋友才很開心？如果對方的答案是肯定的，那麼我就可以追問對方距離的遠近並不是快樂的原因，這樣對嗎？如果對方的答案是肯定的話，那他就有了根本性的矛盾，我就可以喊「嚓」了。因為剛開始的時候，他曾經承認過距離遠就是快樂的原因，而此時他放棄了這個宗。現在對他而言，見到了很久沒有見到的朋友，才是很開心的理由，他放棄了前面自己的宗，重新又選了另外的宗，因此就可以喊「嚓、嚓、嚓」。
        然而，「好久不見」這個理由確定會比前面的理由更好一些嗎？大家都知道，現在是網路時代，無論你的朋友在世界的哪一個角落，都可以隨時隨地很清楚的看到你，因此看到遠處的你與看到近處的你，直接看到跟視訊看到，對我的快樂誰比較加分，是很難講的。
 
四、辯經者需要的條件
       辯經的時候，雙方一定要遵守辯經的規矩，盡量理路清晰，不可胡攪蠻纏，只有這樣才能夠有序的發展下去；如果遇到不講理的人，是沒有辦法辯下去的。我們常常會說「秀才遇到兵，有理說不清」，遇到這種情況，秀才一定是輸家，他是贏不了兵的。
       除了遵守辯論的規矩，若要從辯經獲得益處，辯經者的心態也很重要，必須要端正，要時刻記得辯經的目的並非為了獲勝，是為了自他消除邪見、建立正見，由此漸次成辦自他長遠的利益，是為此而辯。若是出於貪心而想要顯示自己比他人強，或是為了壓倒他人而詭辯、強詞奪理，或心高氣傲鄙夷對手，這些都有違辯經的目的，因此不僅很難從中受益，反而會產生不好的果報。
        很多人認為，辯經的時候，一定要先學許多東西才可以去辯，沒有很多的準備就沒有辦法辯論。這種想法應該是不對的。就像我前面舉的例子，我其實沒有請教過任何人這句話的意思，我也沒有去查找資料看看他的意思是什麼，就算遇到了一個《論語》專家，我可能也會用這句話跟他辯論一番，這不是因為我了解這些內容，或我與他有不同見解；恰恰相反，我只是因為一無所知。辯經是用這樣的方式來獲取知識，記憶資料的。
        最後要強調，辯經脫離不了邏輯，而邏輯思維的建立，必須在平時就要養成邏輯思考的習慣，不是只有上場辯論時才套公式，拿出來用一用。如果對這些有興趣，以後可以再找機會詳談。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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